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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1.1

「小慈，幫姐姐約你阿哥出黎，好唔好啊？」
沈小慈望向陳佩思，眼前的女人單手拿着手機，誘導着她。身上穿着專業西裝，包臀裙，黑絲襪的樣
子，令少女擔憂。因為她經常去律師樓找哥哥，認識了這個女人。嘈雜的酒吧下，火辣的身材令許多
男人眼神瞄向她。哥哥也會被她吸引嗎？

近在咫尺的手機對話，螢幕被調至最亮，沈小慈可以清楚看見上面的對話，哥哥有回應她。她不禁內
心一顫，只能垂下眼廉，把所有妒忌的情緒掩蓋在瀏海下。

「好啦...我問下我阿哥先。」沈小慈努力扯起嘴角，微微一笑，故作輕鬆地回答道。眼眸裏倒影着陳
佩思志在必得的模樣，腦袋裏空白一片。她有着俏麗的鵝蛋臉，咖啡色的大波浪，丹鳳的媚眼，精緻
的五官為她增添光彩，豔麗奪目的女人總是吸引男人的存在。

沈小慈其實內心為陳佩思感到可憐，就在昨天晚上，沈昌信才在公寓裏和親妹妹瘋狂做愛。

「陳佩思？你咪同佢一齊囉，有大波妹點解唔食？」酸澀的話語被她說出口。她躺在沈昌信的臂彎裏
，纖細的手指在他臉上畫着圈圈，沈昌信手掌一下又一下輕柔地撫摸她的頭髮，剛完成一場性愛，彼
此身體坦成相對。沈昌信覺得好笑。「癡線既，傻妹。」沒有多解釋，只是一直望向沈小慈稚嫩的臉
孔，語氣無奈又温柔。

少女回望沈昌信，昏黃的檯燈下，映在他棱角分明的冷俊，深邃的眼眸，高挺的鼻，薄唇一開一合，
令人心跳加速。手指慢慢描繪着他的五官，由眼眸移向鼻樑，最後是唇。見他沒反應，沈小慈又把手
伸向下面的小兄弟，一下一下地揉搓着還未軟卻的陽具。

「唔好咁...」從他輕微顫抖的語氣便可得知他終於受不住沈小慈故意挑引。手掌抓住了她蠢蠢欲動的
手。沈小慈深知他上鈎了，開心地偷笑。

「做咩吖？」她用迷惘的眼神望向他，只見他耳根通紅，眼神閃爍，下方的陽具緩緩升起。

沈昌信终於承受不住少女挑逗，手掌抓着柔軟又洁白的酥胸。他的舌頭挑逗着少女的乳房，深深地吸
着，彷彿要留下印記。

「嗯...哼」「想要……」她哼哼嗯嗯地說着。沈信昌停止了嘴巴的動作，緩緩把手放在濕潤的小穴裏
，摸到了那一顆小核。「嗯啊…」嬌柔地語氣從樱桃小嘴裏傳出。他開始伸手抽插，進進出出，兩人
在床上是側躺着，面對面的狀態，朝小慈扭着細腰叫出聲，動聽的聲音幾乎令沈信昌失去理智。

他不禁回想，到底是甚麼時候開始，自己從小到大照顧着的親妹妹為何會在自己身下綻放的?

想到這裏，血缘的禁忌刺激着他的感官，陰莖更腫脹，沈信昌把陳小慈的身子整個反轉，只看到她洁
白的小屁股。他的龜頭抵着少女的小穴，戳了進去，肉棒一瞬間被緊致的小穴包裹住，慢慢抽插着。
沈小慈看不見哥哥，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哥哥的名字

「仲要唔要多啲？」沈昌信在沈小慈耳邊輕道。「要...」欲求不滿的嬌嗔聲令沈昌信難以自控。少女
趁沈昌信停止了抽插，整個人騎在了他的大腿上，兩人用女上男下的姿勢，沈小慈抱住了他精壯的腰
腹，拿起陽具，對準小穴，坐了下來。沈昌信最受不了沈小慈妖精的模樣，通紅了眼，把沈小慈的呻



吟聲堵住在她喉嚨裏舌頭交缠，交換着唾液。

無意的呻吟像魔咒般，令沈昌信深甘情願地沉淪下去，只想和親妹妹做愛，享受着違背血緣，享受着
親妹妹的身體和愛意。他下身快速插着，陰囊的毛髮上全是白色的精液，拍打在沈小慈的花穴。肉棒
不斷撞擊，啪啪啪的聲音在寂靜的房間中回響，古銅色的肌肉線條擁抱着雪白的肌膚，罪惡的味道在
空氣中漫延。

少女的乳房被他深深吸着，沈小慈在大條的陰莖中高潮了，兩人性器緊緊交合着，沈昌信瘋狂抽插着
，作最後沖刺。「嗯啊...哥哥」少女抱着哥哥，舌頭深入沈昌信的嘴巴，銀絲在兩人舌頭交缠中發出
嘖嘖的水聲。

性器抽出，流出淫靡的液體，濕了床單。那夜，兩人相擁而眠，他們不能失去彼此，是最親的家人，
也是彼此愛人。



兄妹1.2

今晚，沈昌信緊緊抱着沈小慈，少女偶然一個翻身，也被他重新翻回來，他把少女的頭埋在他的胸口
，努力感受着她呼出的氣息，彷彿只有這樣，才能洗脱彼此的罪惡。她不比自己年青時父母還在，自
從一場車禍後，少女出生時便失去父母，她依互着他，而沈小慈亦是他心間的血肉。

清晨少女醒來時，微弱的陽光透過窗簾照亮了房間。哥哥幫她換好了乾淨的內褲和睡衣。她醒來後只
想找哥哥，這是她多年来的習慣。但雙腳剛落地，房門就突然被打開了。

沈昌信看見在床邊坐着的少女，她擁有清澈的杏眼，平時總是用懵懂無知的眼神望向你，但勾引你時
既清纯又嫵媚。長至腰間的黑長直，巴掌大的小臉，和她做愛時會充滿侵犯未成年少女的罪惡感，不
過他不但和未成年少女做愛，還和親妹妹進行身體交流，想到這裏，一故莫名的興奮充上了腦袋，令
他下面的兄弟又硬了。

這種扭曲的,深入骨髓的感情可以稱之為愛嗎？若被人知道一個年過三十的大律師和剛滿十六歲的親
妹妹在家中翻雲覆雨。大律師，一個亂倫的大律師。

「哥哥。」沈小慈聲音沙啞，但依舊動聽。她下床，撲進哥哥的懷裏。三十歲的男人依舊性感，一件
黑色短袖盡顯身材，手臂的肌肉被袖子包裹着，黑實的肌肉線條散發成熟男人的魅力。這令她擔憂不
已，哥哥會被搶走嗎？包括陳佩思...那個和哥哥年齡相近的女人。

想到這裏，為了令自己獲得安全感，少女把舌頭伸進哥哥嘴巴，舌疊舌，舌頭在哥哥嘴裏打圈，互相
交纏一起，房間裏只聽到嘖嘖水聲。

沈昌信總是不能抵抗，儘管他知道這是錯誤的，但雙手還是不自控地扯起迷你短褲，抓住沈小慈柔嫩
洁白的屁股，手掌在股溝裏輕慢撫摸，然後逐漸伸進純白的內褲裏，揉捏起嫩滑的外陰，手指插入小
核，上下上下地抽插。

「嗯...嗯...」沈小慈扭起小屁股，情不自禁地淫叫。沈昌信索性把她大腿根的短褲脱掉至小腿。花穴
已經流出白液，徹底被他滋潤。沈昌信整個人坐下床，把手伸入少女短小的上衣裏，把少女的奶罩推
至胸口，一隻手在淺粉色的奶頭上打圈，一隻手在粉穴裏抽抽插插，舌頭和沈小慈瘋狂交纏，銀液從
彼此的嘴角流出。

「快啲...插入黎...」少女含糊不清的說道，嘴巴被沈昌信吸啜。隨即，他解開皮帶釋放出挺立的陰莖
。「坐上黎。」他低沉的聲音帶着熱氣，附在耳朵上，令她小穴更濕。

少女用自己小穴對準陰莖，慢慢坐上去，因為陰莖有些大，所以她只坐了二分之一，翹著屁股，雙腿
環着结實的腰間，把小舌伸入沈昌信的嘴裏，交換着唾液。

沈昌信沒爽夠，於是把少女重重按下去，插入陰道最深處，沈小慈忍不住呻吟出口，隨即，沈昌信帶
着她上下上下地動，少女嗯嗯啊啊地淫叫着，每一下彷彿直擊靈魂深處。她被哥哥弄高潮了，小穴不
自控地收緊。

沈昌信覺得還不夠，少女雪白的軀體，上下晃動的酥胸，刺激着他的陰莖。他索性站在地上，讓女孩
趴在床上，雙手捏着又白又滑的屁股，搓圓按扁,龜頭再次對準小穴插入去，到達最深之處。整張床
都被呻吟聲撞破，兩兄妹肉體交織，抖動了數百下不夠，最後沈昌信烏低身子，雙手揉捏着又圓又白



的胸部，瘋狂抽插。「嗯...呀...嗯...啊..啊」淫賤的聲音，感官上的刺激，令大律師忍不住把濃白的精
液射给了自己的妹妹，那裏是血缘的最深處。

沈昌信深知這是罪惡，但突破人倫的刺激感和親妹妹都令他深深着狂，不能自拔。



兄妹1.3(完結)

沈昌信在處理新的上訴個案。黑色的辦公桌上，堆了好幾個不同顏色的文件夾，旁邊放了一個已滿的
煙灰缸。整個辦公室裏吞雲吐霧。

這個案件困擾了他許久。「藏有攻擊性武器……」沈昌信手撐着額頭，思考着解決辦法，另一隻手夾
着一支快燒完的煙。

辦公室內不只有他，還有沈小慈。嬌小的女孩整個人躺在沙發上，手上拿着一本倒轉了的英文書在發
呆。沈昌信就這樣看着她，淺笑不語。

「過来。」沈昌信向女孩招手，沈小慈像是等待已久，此刻像解脱了般，飛快地抛下書本，藏不住笑
意，招他飛奔過來。

她雙腿跨坐在沈昌信的大腿根上，摟着他的脖子，脣印上了沈昌信的額頭，然後一點一點地往下親。
她很喜歡這樣做，她享受和沈昌信身體緊密貼合的感覺，沒有一點空隙。

沈昌信眸光一暗，搣掉煙頭，很自然的反應，他回抱女孩，扯起她的短裙，撥開她的內褲，把手指緩
慢地插進陰部最深，進進出出，下面忙着，上面又忙着，他撬開沈小慈的嘴巴，在她的嘴裏肆虐着。
沈昌信的唾液進入到了她的嘴裏，少女又往回吮吸着他的口中唾液，整個辦公室只剩下面紅耳赤的水
漬聲。

小穴早就濕透，不斷湧出淫液，沈昌信覺得遠遠不夠，他把她抱在桌上，擺成狗仔式。把早就釋放的
大屌狠狠插在淫穴裏，火熱的肉棒在裏面穿梭自如，吞進又放出。

「爽唔爽啊…賤奴。」沈昌信早就忘記温柔哥哥的身份，低沉的語氣在她耳邊呼出熱氣，是香煙的味
道。他把少女雙手按在兩旁，深入淺出的操她，少女被放慢的節奏弄得難受。

他耸起腰頂向她的小腹，又在某處停下，其後，又突然瘋狂地抽插。

辦公桌被撞得輕微晃動，囊袋重重地拍在花户上，他下肢以看不清的速度耸動着，然後又慢慢停止。

沒有陰莖滋潤的小穴外層嫣紅的肉翻出，吐着白濁的陰唇自吸着。沈昌信用龜頭描繪着陰唇的輪廓,
在外頭嵌入一些，又退出來。磨擦間，兩人的液體淌到他的西褲上，濕了一片。

「快啲入黎…」她被折磨得難受，撐起上身，環住男人的腰，求他進來。

男人沒有說話，頭埋在她的頸窩，骨節分明的手摩挲着少女的蝴蝶骨，從上往下，慢慢到屁股上，他
喜歡看着妹妹在她身下欲求不滿的樣子。雙手捏着白滑的屁股，提起女孩，沈小慈的雙腿都掛在他的
臂彎裏。

男人手臂上的肌肉幾乎要撑破衬衫，他低頭含着女孩腫红的乳頭，巨大的陽具在白嫩的腿心中快速抽
插，兩人混合的愛液飛落在地板上，一時間，空氣只剩下肉體碰撞的聲音，糜爛的味道充滿着房間。
最後幾下，兩瓣唇被他含住，吸吮了幾下，滿滿的精液直射她子宮裏。

外面的人在埋頭苦幹地工作，兩兄妹在辦公室裏亂倫，近親做愛的感覺，他們體會到極致。



幾年後

「哥，我都不知道你有拜彿的習慣。」沈小慈看着沈昌信在寺廟中出來，好笑地說道。

他摸摸她的頭，苦笑不語。

信或不信重要嗎？他們會不會下地獄？沈昌信只知道，若沒有來世，這輩子陪着她便已足夠。

兄妹篇完


